
降边嘉措： 让《格萨尔》流传得更广更久
本报驻京记者 江胜信

12 岁
年龄最小的藏族战士

四川巴塘县属于藏区， 小降边是

贫农出身。 父亲在外谋生，母亲带着 7

个儿女艰难度日。 为了给家里换些酥

油和糌粑，1945 年，7 岁的小降边接受

了藏族头人的安排，当“学差”。

当时， 国民党在那里开办小学教

授汉语，要求头人把孩子送来读书。头

人觉得自己的孩子没必要学汉语，更

怕孩子被劫持，那怎么办呢，就找自己

领地上的穷孩子顶替吧。 因祸得福的

“学差”经历，为降边嘉措打下了汉语

基础。

1949 年 12 月，巴塘县和平解放。

1950 年 6 月，解放军进藏部队南路先

遣支队到达这里， 小降边被选作学生

代表，向部队首长献了花。

在动荡的年代里， 小降边见过 3

种军队： 一是经常挑起部落战争的旧

西藏地方军； 二是强拉壮丁的国民党

军队 ； 三是 “金珠玛米 ”， “金珠 ”

是解放的意思 ， “玛米 ” 指军队 ，

“金珠玛米” 从字面上理解就是 “砸

碎锁链的军队”。

“金珠玛米”的一个小战士正吃着

花生米， 生平第一次闻到花生米香味

的小降边很惊讶：“这是什么东西呀？

那么香！给我！”更让他惊讶的是，“‘金

珠玛米’不抢老百姓的东西，他们的花

生很少，却给了我一把。” 他的哥哥曾

说，共产党的军队比国民党的好。这把

花生让小降边相信了，“跟着这样的人

走还是可以的”。1950 年 8 月，12 岁的

他加入了解放军， 成为年龄最小的藏

族战士。

那会儿，他的个头还没有步枪高，

没能参加随后打响并取得胜利的昌都

战役。 毛主席指示进藏部队 “一面进

军，一面修路”，降边所在的解放军 18

军 53 师修的是康藏公路东段最艰难

的达玛拉山区域。

1951 年 5 月 23 日， 中央人民政

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 “十七条协

议”，这标志着西藏获得了和平解放。6

月初，西藏的首席代表阿沛·阿旺晋美

在解放军 18 军军长、进藏部队司令员

张国华陪同下由京返藏， 途经达玛拉

山。 筑路部队在工地上举行了欢迎仪

式，降边见到了阿沛和张国华。

这一年的 8 月 28 日， 降边随 18

军军部进藏。 昌都至拉萨约 1150 公

里，他们翻越了 19 座终年积雪的大山

和数不尽的丘陵， 趟过数十条寒冷刺

骨的冰河，终于在近两个月后的 10 月

24 日， 看到了高高耸立的布达拉宫。

26 日，18 军主力部队举行入城仪式，

降边走在腰鼓队里。

这一路，降边发挥双语特长，担任

了部队的翻译。当时他虽然会说，但读

写不行，对藏文、汉文的系统学习是后

来在部队完成的。 1954 年，成绩优异

的降边嘉措被部队送入西南民族学

院，1956 年 9 月被调入北京。 此后的

24 年被降边谓为“激情燃烧的岁月”，

他和团队合力完成了将《毛泽东选集》

1-5 卷、《毛主席诗词》、《红旗》 杂志、

马列著作等翻译成藏文的工作，“把我

最宝贵的青春年华贡献给了向广大藏

族同胞传播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

的崇高事业”。

“《格萨尔》的事
就交给你啦”

降边嘉措酷爱文学， 翻译之余写

写小说。 1980 年，他前后写了 20 载的

长篇小说《格桑梅朵》终得出版。其时，

成立 3 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次面

向社会招聘人才。 降边已是 42 岁，怀

揣文学梦的他很想看看自己后半辈子

的另一种可能。

报考答辩时， 中国社科院少数民

族文学研究所所长贾芝等考官问降

边，“你知道《格萨尔》吗？ ”一听到“格

萨尔”，降边的眼睛亮了！

约诞生于公元 11 世纪的 《格萨

尔 》 是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英雄史

诗， 讲的是天神之子格萨尔为拯救众

生而投胎到雪域高原， 他以坚毅与神

力征战四方、 降妖伏魔、 惩恶扬善、

抑强扶弱、 造福百姓， 又以悲悯与虔

心修行祈愿、 超度亡灵， 直至功德圆

满、 重返天界。

藏族的孩子打记事起就知道格萨

尔王 ，一听 “仲肯 ”来了 ，便赶去听故

事。“仲”是指格萨尔故事，“肯”是指说

唱艺人。雪山冰川的自然环境使 “仲

肯 ”无法独行 ，他们得跟着马帮一

起走 。

降边嘉措的家乡巴塘正是马帮进

藏的必经之路。马帮白天运茶运盐，晚

上扎营烧火，一边吃着牛羊肉和糌粑，

一边听故事。仙界占卜九藏、降服四大

魔王、 地域救母救妻……波澜壮阔的

故事让小降边听得如痴如醉。 他尤其

喜欢“赛马称王”那一段，不论贵族还

是乞丐， 谁能够骑着马跑到最前面谁

就是王。 《格萨尔》崇尚的不是世袭血

统，而是天意民心，寄托着劳动人民的

期望与梦想。

答辩那天， 降边不仅与考官们分

享了童年的回忆，还从之前 24 年的理

论储备中信手拈来马列著作对希腊史

诗的评价和黑格尔对史诗重要地位的

论述， 并提出了应该建设有中国特色

的《格萨尔》学的科学体系的设想。

降边被中国社科院聘为我国第一

位藏族副研究员。 1981 年 1 月 8 日，

他到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

报到，成为藏文室的“光杆司令”。

改革开放的春风给《格萨尔》研究

吹来了融融暖意。 1980 年的“峨眉会

议”和 1983 年的“桂林会议”形成了对

《格萨尔》 重要性和研究方向的共识：

将《格萨尔》的搜集整理列入国家重点

科研项目，在《格萨尔》的抢救工作取

得重大成就之后，应立即组织力量，编

纂一部能够反映藏文《格萨尔》全貌的

精选本， 并逐步将它翻译成汉文和外

文，向全国同胞、向全世界的广大读者

介绍这部伟大的史诗。

周扬、钟敬文、季羡林、贾芝、马学

良、 王平凡等老一辈学人一致看好降

边嘉措这个“壮劳力”，要他把这副担

子挑起来。

“我活不了几天啦！ ” 1984 年 8

月， 病重期间的周扬握住了降边的手，

“降边同志，《格萨尔》 的事就交给你啦！

一定要把它搞好！ ”

2001 年底，近百岁的钟敬文让护士

拔掉鼻管，摘下氧气罩，对前来探望的降

边嘉措嘱咐道：“只有藏文本《格萨尔》影

响面太小，一定要翻译成汉文，介绍给各

民族的读者……”

40 年来， 降边嘉措走遍半个中国：

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内蒙古、新

疆……有《格萨尔》的地方，即是他足尖

的方向。眼前，雪域的故事在牵引；背后，

前辈的目光在托举。

从“伤心学”

到“辉煌学”

《格萨尔》的故事有多少？ 拿说唱艺

人的话来讲，“像杂色马的毛一样多”；用

降边嘉措的话来讲，“像枝蔓横生的葡萄

串儿”。

《格萨尔》包含了“上方天界遣使下

凡，中间世上各种纷争，下面地狱完成业

果”的宏大叙事，简而言之就是“天界篇”

“降魔篇”“地狱篇”。 仅“降魔篇”又包含

“十八大宗”“十八中宗”“十八小宗”和更

小的“宗”。 格萨尔每征服一处部落或部

落联盟，就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形

成《格萨尔》的分部本———宗。 “十八”在

藏语里表示多数，不是实数。据降边嘉措

介绍，现在能收集到的已达 300 多部，整

理出版的有 120 多部， 印了 600 万册，

相当于藏族同胞人手一册藏文版 《格

萨尔》。

博大精深的《格萨尔》就像古代藏族

社会历史的百科全书， 为研究者们提供

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学术甘霖。但同

样因它的卷帙浩繁，普通读者在欣赏《格

萨尔》时困难重重。为此，“编纂一部能够

反映藏文《格萨尔》全貌的精选本”便成

为新中国以来几代《格萨尔》研究者的梦

想。

要编纂这样的精选本， 必先找到最

优秀的说唱艺人。 其理由如降边嘉措所

说，“从本质上讲，《格萨尔》是人民群众、

尤其是他们当中的说唱艺人用嘴唱出来

的。 ”和时间赛跑，让这些身怀绝技的艺

人留下更多的音像资料， 这是降边嘉措

的紧迫使命。

在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

入职后不到 1 个月， 即 1981 年春节，降

边就去西藏拜访最杰出的说唱艺人———

时年 76 高龄的扎巴老人。

扎巴老人的一生折射了《格萨尔》研

究从“伤心学”到“辉煌学”的演变。 国学

大师陈寅恪面对敦煌学早期研究阶段出

现的“敦煌学的故乡在中国，研究成果却

出在国外”这一尴尬，曾发出“敦煌学是

辉煌学，又是伤心学”的感慨，《格萨尔》

研究的命运亦大抵如此。

扎巴出身农奴， 饥饿和疾病接二连

三夺走了父亲、 两个哥哥、 三个儿子、

妻子的性命。 他随着朝佛的香客游历西

藏的圣山圣湖 ， 走到哪里便说唱到哪

里。 出色的天赋、 悲苦的人生加上丰富

的阅历 ， 使他的演唱生动 、 雄浑 、 深

沉， 听者无不沉醉动容。 但即便这样，

他也只能做到勉强糊口。 在旧西藏， 像

他这样的说唱艺人被归为乞丐， 须缴纳

“乞讨税”。 贵族农奴主和土司头人认识

不到劳动人民创造的 《格萨尔》 有什么

价值 ， 而将其蔑称为 “乞丐的喧嚣 ”。

反倒是国外的学者对 《格萨尔》 兴趣盎

然， 《格萨尔》 研究的第一批专著、 第

一个学术机构均诞生于国外。

新中国成立后， 这种情况有了根本

的改变。 百万农奴和广大藏族人民成了

国家的主人， 当然也成了文化的主人。

昔日的 “乞丐” 巴扎成了受到党和国家

领导人接见的 “国宝”， 曾经的 “乞丐

的喧嚣” 被录成一盘盘磁带， 让 《格萨

尔》 研究者如获至宝。

降边嘉措回忆起与扎巴老人相处的

珍贵细节 ： “扎巴老人和我都是康巴

人， 语言上没有障碍， 他觉得遇到了知

音。 《格萨尔》 说唱艺人有个不成文的

规矩， 一般不讲 ‘地狱大圆满’， 一讲

就把故事讲完了 ， 艺人的使命就结束

了， 他就应该到格萨尔那边去了。 而扎

巴老人却用了两三个月的时间， 从 ‘英

雄诞生’ 一直到 ‘地狱大圆满’， 完整

地讲了全过程。 他说， 他讲了一辈子的

故事， 第一次完整地讲是讲给你听。 这

个让我终身受益。”

降边嘉措最后一次见到扎巴老人是

1986 年的国庆节：“我向他告辞，说我现

在要回北京了， 希望您保重……我回北

京不久，就得到了扎巴老人仙逝的噩耗。

我了解到，11 月 3 日上午他还像往常一

样说唱《格萨尔》，西藏大学的同志在录

音。 他说有点累了， 你们到外面晒晒太

阳，我休息一会儿。万万没有想到他们回

去的时候，发现老人已经仙逝。扎巴老人

一共录了 1000 多个小时的磁带， 讲了

25 部半，长度相当于 25 部 《荷马史诗 》

或 5 部《红楼梦》。 他留下来的这些资料

是迄今为止最完整、 最系统的一个艺人

说唱本。 扎巴老人用一生的智慧和精力

来说唱《格萨尔》，这种精神感动了我，这

也是我几十年坚持不懈从事《格萨尔》工

作的动力和精神支柱。 ”

以扎巴老人的说唱本为基本框架，

参考桑珠、 才让旺堆、 玉梅、 昂仁、 古

如坚赞等优秀艺人的说唱本， 吸收其他

刻本 、 抄本的特点和长处……历时 30

载， 总计 40 卷、 51 册、 1600 万字的皇

皇巨著———藏文版 《格萨尔》 精选本终

于在 2013 年全部出齐， 成为世界范围

内 《格萨尔》 研究领域的最辉煌成果。

其背后凝结了主编降边嘉措多少心血，

《中国民族》 杂志的专题报道标题 “为

了精选本， 白了降边头”， 便是举重若

轻的高度概括。

【人物档案】

降边嘉措， 藏族， 1938 年 10 月出生， 四川省甘孜藏

族自治州巴塘县人。

12 岁参军， 17 岁起担任藏语翻译。 1956 年 9 月调

入北京， 任中央民委翻译局翻译。 此后 24 年间， 主要从

事马列著作、 毛泽东著作以及党和国家重要文献藏文版的

翻译出版工作。

1981 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 ，

成为 《格萨尔》 研究带头人。

降边嘉措创造了很多个 “第一”： 创作了藏族作家的

第一部长篇小说 《格桑梅朵》， 是我国第一位藏族副研究

员、 藏族博导， 撰写了我国研究 《格萨尔》 的第一部专著

《〈格萨尔〉 初探》， 主编了代表我国 《格萨尔》 事业最高

成果、 第一套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藏文版 《格萨尔》 精

选本……

剃着板寸 ， 密匝白发犹如一丛钢针 ； 脸堂红亮 ，

寿眉舒展， 目光诚恳、 睿智、 坚毅； 步伐轻健， 紧握
拳头喊 “加油” ……岁末年初的荧屏上， 出现了这样
一位极有气场的八旬老者。

老者名叫降边嘉措 ， 藏语的意思是智慧的海洋 。

他以四川博物院 11 幅 《格萨尔》 唐卡守护人的身份来
到央视 《国家宝藏》 第二季， 又深情道出自己与已故
说唱艺人扎巴老人的故事， 道出自己为什么能够 40 年

来坚持不懈搜集 、 整理 、 编纂与藏族史诗 《格萨尔 》

有关的资料和著作， 还道出自己的 “中国梦” ———“我
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来参加我们的工作， 把 《格萨尔》

翻译成汉文， 翻译成各种外文， 让 《格萨尔 》 流传得
更加广泛 、 更加久远 。 我还有个心愿 ， 把 《格萨尔 》

搬上银幕， 拍一个史诗大片。”

他的 “中国梦” 在网络版上引来弹幕 ： “突然泪
目” “这是灵魂深处的热爱” “这位可敬的老人让我

热血沸腾” ……

为了梦想 ， 降边嘉措于去年下半年推出五卷本新
著 《英雄格萨尔》 之后不愿停歇 ， “比之伟大的 《格
萨尔》 史诗， 《英雄格萨尔 》 所涵盖的内容只是冰山
一角、 沧海一粟。”

在 “冰山” 与 “沧海” 的宏阔背景之上， 他的身
影幻若行吟诗人， 一点一点移动 ， 那是没有终点但依
然心怀信念的跋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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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梦”助力
编纂藏文版《格萨尔》精选本只是

先辈学人对降边嘉措的期待之一，他

们的另一个期待是：“向全国同胞、向

全世界的广大读者介绍这部伟大的史

诗。 ”这，与本文开头所述降边嘉措的

“中国梦”正是同一番心意。

早在 1985 年 2 月，降边嘉措就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相关会议上发表

专题演讲， 向外国专家介绍了扎巴老

人、玉梅等《格萨尔》说唱艺人；5 月提

交报告， 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将

《格萨尔》 列为世界 “非遗” 名录；12

月， 我国正式加入联合国非物质遗产

保护组织；1986 年， 降边嘉措在我国

研究《格萨尔》首部专著《〈格萨尔〉初

探》中，反驳了黑格尔的“中国没有史

诗” 的断言；2001 年被看作是中国非

遗元年，其标志是昆曲入选联合国“非

遗 ”；2009 年 ，《格萨尔 》 进入联合国

“非遗 ”名录大家庭 ；2018 年 ，降边嘉

措推出五卷本汉文版 《英雄格萨尔》；

未来，《格萨尔》有望被译成更多外文，

被拍成史诗大片……这么多的时间节

点，可以连出一条轨迹，连起《格萨尔》

走向世界的坎途中所经历的前瞻性探

索和持久性跋涉。

如今，《格萨尔》已跃下马背，走下

高原，走出华夏，彻底改变了世界史诗

的文化版图，被誉为“东方的《伊里亚

特》”。 她更有其他史诗无法企及的两

个特点：一是长，有 100 多万诗行，篇

幅比世界其他五大史诗， 即古巴比伦

的 《吉尔伽美什 》、古希腊的 《伊里亚

特》和《奥德赛》、古印度的《罗摩衍那》

和《摩诃婆罗多》的总和还要长，堪称

世界史诗之冠；二是活，她至今还在藏

族群众尤其是农牧民中广泛流传。

遇见《格萨尔》是缘分，守候《格萨

尔》是痴情，传播《格萨尔》是使命。 为

此，80 多岁的降边嘉措既能坐在冷板

凳上练内功， 又能走到聚光灯下握拳

头。 “太好了，你们《文汇报》能帮我来

呼吁。 ”在长达 3 个半小时的专访中，

降边嘉措有问必答，有答必详，不露疲

倦，唯见真淳。

愿此文能为他的“中国梦”助力。

荨1981 年 ，降

边嘉措在拉萨

采访著名格萨

尔说唱艺人扎

巴和玉梅。

荨 1998 年 1

月 4 日， 降边

嘉措在甘孜州

做调研。

孙明光 摄

荨2013 年 11 月 ， 在完

成 《格萨尔》 藏文精选

本 40 卷 51 册出版后 ，

降边嘉措与责任编辑们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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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 降边嘉

措在甘孜州新龙县做格萨

尔文化调研。

孙明光 摄

荨降边嘉措用汉文和

藏文写下相同的寄语 ：

“祝愿 《格萨尔 》 文化发

展得更好、 更健康！”


